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㐧十六章 阿比西尼亚海

    (印度洋及西太平洋)




【前言】

在本书的前几页，我们谈论相互连络的各海及孤立的各海。这兒我们要再次提起阿比西尼亚海（註：指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西岸），同时说起那些在海中的国王及王国，他们的狀况以及其他有趣的事。




【季候风】

我们再次提到中国海、印度海、Faris 海及叶门海都是相互连络的，形成一水。洋流之不同，海水之高低都是源于风向，季节的升降及其他因素。当波斯海风暴激烈，航行危险时，印度海风平浪静；同样的，当波斯海安静了，印度海海浪涛天，狂风暴雨，暗无天日，兇險万分。当秋分时节，太阳进入<处女座>, Faris 海括风起浪，天气继续変坏，风暴逐日增加，直到太阳进入<双魚座>；秋未最糟，当太阳进入<人马座>；以后，它安静下來，一直到太阳进入<处女座>，春未，当太阳进入<双子座>，它最安靜。印度洋括起风暴，到太阳进入<处女座>；那就可以航海了，最好时光是太阳在<人马座>。他们整年在波斯海揚帆，从瓮蛮国到西瑞夫是一百六十日程，从西瑞夫到未罗国是一百四十日程。此时此刻，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条海路，或其邻港外，不能航海。（註：穆斯林的曆法是阴历，太阳的位置是阳历。古代，巴比伦人、印度人用阴历，中国人也用阴历可是加上冬至与夏至日，即日影最长及最短的两日。埃及人用阳历主要是予测尼罗河氾滥。阳历用地球在绕日轨道的位置，換言之，太阳的视象位置。因为太阳太耀眼，一般测量太阳的位置，都選在剛日落后，西边的星座，或日出前的东方星座。古埃及人用日落后出现天狼星，予测尼罗河氾滥，屈原在《天问》中问道：”角宿未旦，曜灵安藏？”就是選在日出前的东方星座。以后也用月园时，日月相对，地球居中，用月球的星座來计算太阳的星座。所有季节的现象如季候风是阳历决定的，所以 Masudi 只能用太阳的位置來描述季候风。这是阿拉伯人渐渐採取阳历的开端，早於宋朝沈括有棄阴历取阳历的主张，即只管二十四节气，不论阴历月份 （太阳每行15度，略多於十五日，即间隔的選取节或气。这是汉武帝的《太初历》用阴历月份，兼用阳历节气。在阴历里，不同的年分，节气日子都不同。在阳历里，毎节每气都有几乎固定的日子，例如几百年内 ”小暑” 是阳历七月七日，圣诞节本来是罗马人的冬至 ”燈火节”，二千年过去，己经差了三天。又， 每阳历月必有一节及一气，有阴历月缺少节气，即有节无气，或有气无节。每一阳历年必有十二气，历法家用无气之阴历月，定阴历闰月之法。使每个阴历年也有十二气，可能十三个月，例如落下闳在《太初历》里，无气之月就闰上月，唐初，李淳风在《麟德历》里，无气之月夺下月之气，而下月因此无气，成为闰月。现代的中国农历是用李淳风之法。因此长运来看，历史上阴阳合历时，有同数的阴历年与阳历年。节气定季节，於是阳历的节气定农时及行船等等。它们的名称是华北古人定的，如 ”大雪” ”小雪” 之类，在台湾及广东完全无义）。阴历加上二十四节气，就是中国的阴阳合历）




天文学家 Abu Masher 在他的《天文学的大導论》里，同意我们的关于太阳在星座的位置，决定海洋是否有风暴或平晏无波的说法。他进一步说，在六月无法从瓮蛮国航海到印度洋，除非是一等一的船只又少带货（註：这是用阴历，是錯误的）。这种船只叫 et-Tirmahians。在那时（六月）是印度的冬雨季；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是他们的夏天；我们的冬天是他们的夏天，而七月、八月是我们的夏天，他们的冬天。这种季节的转换，通行于濱临此海的印度、身毒及所有邻近国家的市鎭。从这种关连性，他们的冬天就是我们的夏天，那句老话：＂他在印度过夏。＂来源于此。这都因为距离太阳的远近不同（註：两地分居南、北两半球，才有冬、夏相反的现象。印度与中东都在北半球，不可能有这个现象。当时已知在南半球的区域，只有印尼与南非黑人区，只有这两区才与其他地区冬夏相反。又，冬、夏之温度不同，主因是日光角度不同，而𣎴是太阳的远近，事实上，在北半球，冬季的太阳比夏季近）。




【珍珠】

 在 Faris 海的採珠业，自四月初到十月底，从十月到四月，採珠业歇业。本书的前页列举了能採珠的各地。除了 Kharak (註：Khark)、Kotr（註：Qatar，二者在波斯湾内）、瓮蛮国（Oman）及锡兰(Serendib）等等地方的海岸线邻近的阿比西尼亚(Abyssinian）海域 (註：即印度洋及东太平洋。作者没提，中国的南海也产珠，中国东北的河流产淡水珠，所谓东珠），别的海域不产珠。在我们以前的书籍里，我们提过珍珠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别的不同意见；有人认为它来自雨水，也有人认为与雨水无关。我们也讲明珍珠的品质，老珠（精细珠）及粗珠。当濳水人趨近珠蚌时，珠蚌就像一个怀孕的母畜怀抱珍珠，肉与汁都振动了。潜水人除了魚、棗以及谷制品，不要吃别的；他们的耳朵开刀，呼吸改从耳朵的听道，不用鼻孔了（註：奇谈）；他们用一个龟甲做的小球，塞进鼻孔（海龟是海里的生物，龟甲可以制梳子、器皿，代替木材），当他们在海底行走时，用棉花沾油，塞入耳朵。当他们在海底行走，油会浮上来，会看到一串闪光。他们的脚和腿上，塗了黑草灰，因为他们畏懼的海洋生物不喜欢它。他们的语声（从海底）听起来像狗叫。因为那些语声先经过海水，再传到耳朵。在我们以前的书籍中，我们完全的说过关于潛水人、採珠、珠以及产生珠的生物的许多奇事；珍珠的描述、等级、价格、大小以及重量（註：印度人可能最先採珠，佛经有摩尼珠，即珍珠。中国最早在汉代合浦地方採珠，见万震《南方异物志》。他们始终不明白珍珠是如何产生的。一般认为与月亮有关，可能是珍珠发亮如月。例如，唐代李商隐有句＂滄海月明珠有泪＂。本书的七百年后，中国最好的科技书《天工开物》也说：＂凡珍珠必产蚌腹，映月成胎＂。到了1916年，英国人发现是异物进入了珠蚌腹，它分泌珍珠质把异物裹上，如此才生出珍珠。日本人实用之，开发阿古屋（Akoya）海水珍珠养殖，1990年，日本人开发淡水珍珠养殖。如今世界的养殖珍珠佔有总产量的99%）




【中东到中国的航道与七海】

波斯海从未罗国（Basrah）及乌拉国（Obollah）开始，沿着未罗国的海上灯㙮（註：海中三大木架，声名远播，见《新唐书．地理志 》引《皇华四达记》：国人於海中立华表。夜则置炬其上，使舶人夜行不迷）向巴林国延伸。接着到了 Ladiwa 海（即阿拉伯海，註：印度的西面海）；在这个海岸线上，有印度与身毒（Sind）的诸城，Safura （註：Saymur，今日Chaul)。下去是孟加拉海湾（Horkand）；下去是麻六甲海峡（sea of Kilah 也叫 sea of Kolah）及島屿；下去是暹罗湾（Kardebinj）；下去是占婆海（Sinf）（註：占婆是越南中部的古名），占婆芦荟以此得名。下去是中国海（註：中国沿岸，一直到韓国），又名珊瑚海。过此无海。（註：中外异名。明代的西洋指今印度洋，包括孟加拉海湾，Ladiwa 海，波斯海，红海，黑人海。小西洋或大东洋指印尼海，小东洋指菲律濱与印尼之间的海）




【波斯海】

我们说过波斯海起始于未罗国（Basrah）的海上灯塔，以及 Kankela 地方。那兒有几个海上大木架，保障去瓮蛮国的航船的安全。其路程为三百日程。从瓮蛮国的首都，Sohar（波斯人称它为 Mazun）到el-Maskat （海员们在那个村莊的淡水井打水），是五十日程。从 el-Maskat 到el-Jomjomah （註：今 Ras al-Jumjuma) 海角也是五十日程。Faris 海 （註：即波斯海）就到了盡头。Faris 海总长四百日程。所有海员都承认这个分界线。




el-Jomjomah （註：今 Ras al-Jumjuma) 海角是一座山，它连接叶门的 esh-Shihr （註：在叶门的海岸东部）及 el-Ahkaf 沙漠。没有人知道沙丘在海里伸出多远。但是，沙子在el-Jomjomah 海角的海底是很多的。正像我们说的，海底沙山就像陸地一样。他们在地中海被称为金山（sofalah）。在拜占庭帝国的 Salukiyat (註：Seleucia）的海岸线，就是这么叫的；它在海下几乎延伸到赛浦路斯岛，地中海的大部分船难就发生在这里。各海的船员都有一种他们互通心灵的表情。




【阿拉伯海与龙涎香】

从 el-Jomjomah (註：今 Ras al-Jumjuma) 海角前进，船只就离开 Faris 海进入㐧二海，阿拉伯海。它是深不可测，广不可量，海水的质量不可计算。许多海员认为是不可思议的，就像我们说的。船只用二、三个月横渡它，如果顺风，一个月就夠了。朝海的另一侧，连接黑人海与黑人国。




这个海少产龙涎香 （ambergris）；因为它多半在黑人国及阿拉伯的 esh-Shihr （註：在叶门的海岸东部）的海岸被抛出海面。




住在 esh-Shihr （註：在叶门的海岸东部）的居民是 Kodhaah Ben Malik Ben Himyah 的部落及阿拉伯的别种部落。这个国家的阿拉伯种居民（也称为el-Mahrah）被称为”毛体人”。他们的语言与纯正的阿拉伯人不同，在文字里，我们用 Kaf 时，他们用 shin。有很多例子。他们是一些贫窮而困乏的人们，他们有一类骆驼叫Mahri 驼；它跑的像 Bejawi 驼一样快，有人说更快。他们骑着它们沿海岸走；当它遇到被海浪抛上岸的龙涎香时，它就按照它的教導和訓练那样，跪在龙涎香前，骑者就把龙涎香捡起来。在这个海岸线以及黑人小岛与黑人国海岸线，找到的龙涎香是最好的；它们是球形、蓝色、等於或小於一个鸵鸟蛋。这种龙涎香是我们说过的一种鱼，鲸鱼，带来的。当海里起了风暴，一塊塊龙涎香，大的像山，小的如我们剛才所说，就从海底被翻上来。鯨鱼嗜吃此物，然而吃下去，鯨鱼必死，死后浮在海面。黑人或他种人，看到鯨鱼浮在海面，就从船上，向它抛出绳子与勾子，然后开膛破肚，取出龙涎香。从鱼肚取出的龙涎香有股腥味，这是伊拉克与 Faris 的香铺的人称呼为 el-mand 的。但是那些在鱼后半身，找到的龙涎香是非常漂亮与美丽的，它的质量是由它在鱼腸子的时间而决定。（註：龙涎香(Ambergris)是抹香鲸的肠内分泌物的干燥品（包括抹香鲸的粪便）。汉代，渔民在海里捞到一些成品龙香，干燥后能发出持久的香气，点燃时更是香味四溢，于是被当著宝物贡献给皇帝。宋代称为龙涎香，《嶺外代答》条：“大食西海多龙，枕石一睡，涎沫浮水，积而能坚。鲛人探之以为至宝。＂明代费信在《星槎览胜》中记述：“龙涎屿：此屿南立海中，浮艳海面，波击云腾。每至春间，群龙所集于上，交戏而遗涎沫，番人乃架独木舟登此屿，采取而归。＂与本书的看法大同小异。）




【马尔代夫群岛】

在㐧三海，Horkand 海（註：孟加拉海湾）与㐧二海阿拉伯海之间，有一群岛（註：Maldives 马尔代夫群岛，梵文花环岛，公元1153 年从佛教国变成回教国。明代称溜山国）；它们是两海的边界。有人说有二千岛，其实最多一千九百島（註：明代《瀛涯胜览》称＂溜山国＂有三千岛，现在核实有1192 岛、礁。现代遊览胜地。如海涨三公尺，则全部消失在海面下），每个岛都有农业。所有群岛都受一个女王管理，自古以来，就没有一个男国王（註：传说而已）。




这个群岛生产了许多龙涎香，海浪把它们送上岸。有时候，它们大如岩石。当我访问西瑞夫（Siraf）及瓮蛮国时，当地水手们及一些常去那些群岛的水手们，告诉我，龙涎香长在海底，就像香木Agalloche一样，有各色各样，白的、黑的、海棉狀的等等，当海水翻滾，推动岩石，也捲起龙涎香。




島民统一於一个政府。他们有很多人及人数众多的军队。岛与岛的距离是一哩或一、二、三日程，他们的棕榈树是可可豆棕榈树 （註：椰子树），但是他们没有棗棕榈树。懂得物种学的人，即懂得动物与植物变种的人说，可可豆棕榈树原先是野棕榈树，生出的果实是 mokl 。当它移植到印度后，印度的土壤使它变成可可豆棕榈树 (註：考古学家认为，其实很可能是马来人把海岛上的可可豆棕榈树（椰子树）带到印度）。我们在那本书＂经验的公理＂㝍下了全球各地的天候与大气对人、动物、植物的本性的影响。突厥人的像貌奇特及有小眼睛，可以归之於气候的影响。就是他们的骆驼也有气候的铬印，它们短腿、粗脖、白毛。在 Gog and Magog 国(註：传说中的西方的凶人国，在高加索地区附近）也如此。就像我们说的，懂得东西方人种差异的人，指出了许多例子（註：生物变种的理论主要是进化论，本书这段文字不成立）。




这个海里没有别的人，像这个群岛的居民那么工于技巧，不论艺术或商业，就像成衣、制造器皿等等。




这个群岛的宝藏是一种贝类（concha veneris 註：子安贝，中国古代传说怀孕的妇女，手握子安贝，则母子均安。中国在商周，用子安贝为钱币，名为宝贝，后来鋳铜为子安贝狀，用为銭。西方用为定情信物）。这些贝壳是一种动物的居处，当政府的銭櫃空虚，居民就受命令砍伐可可豆棕榈树的带叶树枝，然后把树枝丢到海水里。这些动物来吃这些树枝，就被捞出了。这些贝类被舖在沙滩上暴晒太阳，当动物晒死了，贝壳变空虚了，就可以補充钱櫃。这些岛屿通称 ez-Zanjat，他们输出很多可可豆。




【孟加拉海湾】

島屿中最重要的是锡兰（Serendib，註：印度古称 Sangandib。《梁书》称师子国，这是根据印度的故事传说。《大唐西域记》称僧伽罗。中文古释阿拉伯语为细兰，后改为锡兰。今为斯理兰卡）。距离锡兰一千日程是另外一个群𡷊 er-Ramin （註：今苏门答腊岛西岸）：这个群岛有农业，许多金矿，由国王们统治 。在同一个海里有以 Fansuri 樟腦出名的 Fansur （《新唐书》之郎婆露斯国，或曰婆鲁斯国 Barus，在苏门答腊岛西岸）。如果巨风、暴雨、水灾、地震频发，那么樟脑收获丰富。反之，如果不常有灾害，那么樟脑收获稀少。




在我们可以叫出名子的岛上，几乎所有岛民都吃可可豆：这些岛上出产 bokkam（一种染料近乎我们的巴西红木）（註：宋代以后称为苏木）以及瓜子松（ruscus 註：一种草药），都用为出口。他们也有金矿与大象，还有食人族。这个列岛连系一个叫 el-Jebalus （註：今印属Nicobar 列屿。公元七世纪，唐代武则天时代的义淨和尚，附波斯海船，从广州西行印度取经，归来㝍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。在世界史上，㐧一次有书籍提到苏门答腊岛的佛誓国及附近的印尼群岛。它对 el-Jebalus岛有详细记载，与本书同，称为祼人国。岛民到明代还是裸体）的岛子，居民奇形怪狀。当有船经过时，他们乘小艇，帶了龙涎香，橄榄及别的东西，与来船交換鉄器。他们不用钱。再过去是 Andaman 列岛（註：后于此书，宋代的《诸番志》称为晏德蛮岛，由吃人的黑人居住) 那边住了一些奇怪的黑人。他们的头发像羊毛那样捲起来，他们的脚有一肘长（註：44 公分），他们没有船只，如果有船难，船员逃上岸，他们就把他吃了。如果有船停泊，他们也吃船员（註：他们大约是二十万年前的 黑人从非洲来的移民的后裔，一直存在到今天。食人之说，姑妄言之 ，姑妄听之）。




我听很多水手告诉我，他们有时看到海的上空，有一縷细长的白云，伸出一条长、白的舌头，一直到海面。当它碰到海面，海水被吸起，括起一个风暴，挡者披糜，接着就下一㘯大雨（註：海客之言）。




【麻六甲海峽】

㐧四个海是我们所说的 Kilah Bar，它又称Kolah （註：【皇华四达记】箇罗国，今吉打 keda）海（註：即麻六甲海峽）。此处海水很浅；一般来说，海水越浅越容易出事，也越危险。在这个海里有很多岛屿与礁石（sedadi）（这是 sadi 的复数，水手称呼一个划分海峽为二的陸塊为礁石，如果他一定要通过其一的话）。好几个岛屿及山峯颇足一谈，但是我们只想告诉读者大局，因此我们不细述了。




【Kerda 海】

㐧五个海叫 Kerda 海（英译者注：前文叫Kardebinj 海。注：此海应是暹罗湾，说法混乱，以下三海的位置与前述略有差异。此海僅印尼海的小部分，大部分的印尼海归於占婆海），也是一般的浅，到处是山脈与岛屿，出产樟腦，和要紧的樟腦油。樟腦有很少的樟腦油及很多的雜质，很不容易提出油。




这些岛屿住着不同的民族。有一个民族叫el-Maht （註：或称蕃人）；他们有直脆的头发及形狀奇特。他们驾着小船追趕大船，然后射出毒箭。没到他们，在箇罗国(Kolah）内，有锡矿，有銀山，其銀雜有金与鉛，但是无法分解。




【占婆海】

按照我们的划分法，下一个海是占婆海。这个海是大王（Maharaj，印尼王）的领域，他是岛屿之王。此国的人民数及军队数都不可数。他的权杖 （註：西方用权杖代表王权、教权，可能是牧羊人的习惯）管理的岛屿多到不计数（註：现在统计，大约 17000 𡷊），最快的船最少要花两年时间，才能走遍。国王有多种香料和香水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更多的自然资源，或更多的输出品。其中有樟腦、芦荟、紫罗兰花、檀香、橄榄、肉豆、豆蔻、荜澄茄等等。这个海连接中国海，另一面无边无界，没有探测过 (註：指西面澳大利亚及洋面）。




这个岛屿有高山，居民擁挤，耳朵割开，皮肤白色。他们的面孔像锤打过的盾牌。他们畄长发，像我们畄长胡子一样。从这些高山上，日夜不停的喷出火。白天时，山峯是黑胡胡，夜晚时，山峯是红彤彤。山峯高入青天（即冲破大气層）。暴炸帶来了巨大的雷鸣（註：这些火山是亚洲东沿的火山区的彩弧列岛的一部分，过去万年最大的火山暴发在印尼的 Tambora （1815），那是万年来，人类听到的最強声）。有时候，在火山喷发以前，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是他们的国王就要死了。如果声音更低，那表示他们的一个领导要死了。按照他们的习俗与经验，他们知道这些声音的意义。这是地球的烟囱之一。离这个岛不远，另有一个岛，不停的传出鼔声、琵琶声、笛声以及其他乐器的声音，夹雜着跳舞声及各种欢乐声。经过的水手们相信＂反基督＂占领了这个岛（註：基督敎的《末世予言》称：未世时，反基督出世，他载十国王冠，他的号码是666）。




大王治下有 Sarirah （註：苏门答腊岛东岸的尸利佛逝国 Sribuza，是佛教大国。在八世纪后，统治大部分印尼及马来半岛。远古时代，一百五十万年前，印尼有直立猿人。近代的印尼人是南岛民族的一支，发源於台湾的海洋原居民（如今的台湾原住民九族中的达悟族是海洋民族，他们的每年度的飞魚祭是很有名的），在公元前二十世纪，传说中的夏代时，移入印尼。在公元前十世纪，他们遍布南太平洋西部。大约在公元830 年 (唐文宗朝），他们组织船队，橫跨印度洋，移民6600公里外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，使它成为非洲的唯一南島民族的国家。大约同一时代，南岛民族遍布南太平洋东部各岛，如夏威夷、圣诞岛等等。二十世纪在南美洲发现古代鸡骨头，引起考古学的讨论，不能确定南岛民族是否在哥伦布之前，到达美洲），范围  400 日程，整个岛屿遍植农业。他还有 ez-Zanij （註：Zabaj ，即阇婆，古经《罗摩𧗠那》有Yavadripa，托勒密的《地理学》有Labadiu，《后汉书》有叶调国，相当于罗摩𧗠那经用语的缩写，法显的《佛国记》的耶婆提相当于托勒密书的名词，即今爪哇岛，当时是印度教大国，与尸利佛逝争鋒。后来公元十三世纪时，爪哇岛的滿者伯夷王朝 Majapahit 得胜。同时，印尼开始伊斯兰化，十六世纪完成），Er-Ramni (註：苏门答腊岛西岸）等等，许多我们不知的岛屿。大王是㐧六海，即占婆海，的主人。




【中国海】

㐧七海是中国海或称珊瑚海；这是一个常起风暴的危险的海，这里很多疯浪，那是海水发狂，各海的水手通用的这个术语。这个海里有很多山，船只必须通过两山之间。




当一㘯大风暴吹来，一种黑物从水里升起，大约 4、5 spans 长（註： span 是 9 吋），＂他们像 Abyssinia 鳥，停在船只的桅桿上，不论有多少只，他们不伤害人。当船员看到他们，就知道要括大风下大雨了。船员们准备风雨的来临，或者他们要遭难，或者得救。那些得救的水手们常常看到好像一只发光的鸟站在桅桿上面，在中国海以及整个阿比西尼亚海，称为桅桿。在地中海称 mast。桅桿上面发出如此強光，眼睛张不开，也看不清楚是什么。只要它一出现，海就平静了，海风慢下来，海波不惊。然后，光亮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去。它是安全的讯号，保证他们都得救了。我们的说法被末罗囯、西端夫、瓮蛮国及其他国家航行过这个海的水手与商人所证实。不论说起来多奇幻，可能上帝送来了信号，用祂的能力，拯救在大海航行的祂的仆人，引導他的航程。

（註：海客奇谈）




在这个海里，有一种似螃蠏的生物，多多少少一肘长，或一 span 长；如果它从海里，快速的爬上岸，它就失去了动物性而变成化石。这个种化石是洗眼剂的成分，一般来说，是一种眼药（註：海客奇谈）。因此，很有名。中国海或者与它有关连的地方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事。我们介绍读者，看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叢书。那些书籍我们一再提醒读者注意。




【新罗（韓国）】

中国的海岸线，除了 es-Sabal  （新罗）（註：朝鲜起源很古，隋唐之际，朝鲜分为三国，高句丽、新罗、百济。唐与东南角的新罗联系，刘仁轨率唐军，血染白江口，击败日本与百济联军，这是中日㐧一次朝鲜战争。唐与新罗的金家政权的联军，接着消灭高句丽，金家独大。不久朝鮮又分为后三国，后高句丽、新罗、后百济。不久，后高句丽演化成高丽，公元935年新罗亡国于高丽，在本书出版们前十年。次年高丽灭后百济。本书略落后於时代）及所属的岛屿外，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国家。没有任何从伊拉克或别的西方国家的人，经常访问这个国家。这个国家的空气是清新的，水是甜美的，土地是肥沃的，宝石是放光的、真实的，國家是富足的，因此，國人很少離開故土。他們是中国人的盟邦，两国国王通好，经常互赠礼物。




有人说他们是诺亚的子孙，他们定居於新罗，就像中国人定居於中国。




【中亚到中国】

中国有很多河川，像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那么大。他们发源于突厥、西藏或粟特（註：粟特是中亚的一部分）。粟特人（註：粟特人是中亚的东伊朗人）住在布哈拉与萨马耳干之间。在他们国家，有一座山喷出氯化氨（註：氯化氨凝结成粉狀的礦物卤砂），夏天时氯化氨燃烧，晚上发出火光，一百日程之外可见，白天冒出浓烟，遮天盖地，不见太阳。这座山冒出氯化氨   (註：这是中国境外的火熖山传说）。




夏天，旅客从呼罗珊到中国，经过这座山；有一个四十哩或五十哩的山谷，可以穿过这座山。在谷口，只要价銭对，有些人可以帮着抗行李。他们用棍子趕顧客，因为只要停下或休息一会，在热气及谷内的阿摩尼亚气体作用於腦部下，顧客不免死亡。山谷越走越窄，直到旅客走完这段冒险的旅程。然后，有一些充满水的深坑，旅客跳入水坑中，一解受过的氯化氨气体及高温的折磨。不是动物或开口叫的人，可以在夏天活着通过山谷。在夏天，氯化氨着火了。在冬天，雨雪交加，温度降低，火熖息灭，人畜安然无恙的通过。当旅客扺达中国土地，在过关的时候，遭到一顿暴打，主要帮助腦部活血。从呼罗珊到中国，经过草原、空谷、沙漠，包括我们提到的山谷，要四十日的旅程。另外一条供牲口走的路，沿途有突厥部落保护，要四个月。




【呼罗珊】

我认识一个聪明又和气的巴里黑(Balkh）（註：在今阿富汗的阿母河畔）人。他去过中国几次，从来没有航海。我见过好多别人，经过那个冒火的山（见前文），到西藏或中国。呼罗珊朝着门书瑞（Mansurah）及穆尔谭（Multan）的方向，与印度及身毒接界。就像从身毒到呼罗珊（Khorasan）的商队，从印度到此国的商队，一直走到 Zabolistan （註：阿冨汗南部），以 Fairus Ibn Kaik （註：此次人无考）而出名。这是一个广大的国家，有很多令人称奇的堡壘，稠密的住了言语各异的民族。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来源，各有说法。有人追溯他们的祖先到诺亚，有人把他们与㐧一个波斯人连上，㝍了一个长族谱。




【西藏】

西藏与中国分离而不同。西藏的统治者來自也门 (Yemen）(註：这是阿拉伯人的神话。世界上的单音族只有汉人、缅甸人及藏人，可见他们之亲。现在的人种学理论是七万年前，一枝单音族从非洲横贯印度半岛，到缅甸，然后分两支，北上或沿海岸移民，北上的分裂成汉人与西藏人），由Tobbas （註：也门王号）之一，领导而来。在本书后面，我们要写清楚。在我们的书 《时间的历史Akhbar ez-zeman 》里也可以找到。一部分居民是牧民，一部分是定居者。游牧民族是突厥种人，多不胜数。他们不服从任何突厥国，他们也被其他突厥牧民尊重，因为古时，他们的王是可汗，一般牧民相信他们会取回皇权。




西藏的空气、水、土地、平原与山脈有些与众不同而引人注意的东西。那兒，人们是快乐而且幸福，不会被憂伤、关注、反思而打断。这个国家的各类水果、鲜花、美草、河流是说不完的。这个国家的自然风光，使得动物与人类都轻松与愉快。你甚至於看不到一个烦心的老男人或老女人。老人和青年人一样的高兴。这种高兴、快乐、愉悦，使他们醉心於音乐与舞蹈。这种气氛到了一种程度，既使有人死了，亲友也不会像外边那样死了一个亲爱的人，或死了一个牽腸掛肚的人，那么悲伤。即使如此轻松，他们对别人很有感情。




当也门（Yemen）的部落 Himyarites移入西藏后，就用西藏为名。在诗人 Di bil Ben Ali el-Khozai 的诗歌，他贬低 Komait 部落，抬高 Kahtan 部落，使之超过 Nizar 部落。




＂他们在木鹿（Merv，註：今中亚的城市Mery。元代称为马鲁）的城门及中国的城门上雕刻了。他们用他们的王的名字 Shamit，称呼大城为撒马尔干（註：古希腊时，已有此城，名为 Markanda，有2500年历史。不是为了纪念Shamit 起名子），又殖民於西藏。＂




在关于叶门王历史的章节里，我们要说西藏王的历史，以及那些出兵打仗的王的故事。西藏与中国为界，又与印度、呼罗珊及突厥草原为邻。它有许多耕地及许多市鎭，有些市鎮有城牆。古代，他们上尊号 Tobba，古也门王号。隨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也门语也没有人懂了，他们採用附近国家的言语。他们称他们的国王为可汗。（註：Masudi 㝍西藏史好像陶淵明㝍《桃花源记》，㝍西藏就是㝍乌托邦。事实上，公元840 年，西藏王达玛灭佛法，接着公元842 年，西藏帝国覆灭，以后小邦林立，正当 Masudi 时代，都没写到。以后佛法复兴，帝国没有恢复）




【麝香】

西藏与中国的麝香 （註：麝香是鹿科动物麝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的腺囊中的分泌物干燥而成，是高级香料。为了保护麝香鹿，现在都用化学合成品），产自这两个相邻国家的同一种麝香鹿。西藏产的胜过中国产的，出于两个原因：西藏的麝香鹿吃穗甘松（註：香水及护肤品的原料。基督在最后晚餐前，曾用此洗脚）以及各种香草。中国麝香鹿反是。另外，西藏人把麝香畄在膀胱里，自然保存。中国人把麝香取出，用血及香料杂制。又，中国人用海运，沿途有水气及气候变化。当中国用杂香制麝香，结果降低它的品质，他们用紧封的瓶瓶罐罐保护它，这样他们把货送到瓮蛮国（Oman），Faris (註：应是伊朗 Fars 省），伊拉克及别的大城市。




当麝香鹿成熟时，立刻从睪丸取得麝香，那成分最好、最精美，这就是西藏麝香。普通鹿与麝香鹿之间没有什么差别，不论形狀、外貌、双角与颜色。唯一的差别是突出的犬齒，像大象一样。麝香鹿有一对从下巴生出的长白又強壯的大牙，有9吋长。中国人与西藏人用套索、捕獸綱、夾獸器，捕捉麝香鹿，有时候，他们用箭射。他们拉倒了麝香鹿以后，就从膀胱割出麝香。那血肉有腥味，新鮮的麝香没有香味，反而难闻。它被貯藏了一阵子后，在空气的影响下，它变香了。就像摘水果，先摘下来，再得味。最好的麝香是在鹿的脐下生长，在膀胱里成熟到它有香气。血液集中在脐下，后来，血液変了，有香味了。这个动物感觉不自在，用肚脐在太阳晒热的石头上摩擦，这样它感到舒适。这样，血液流出来，黏在石头上。这就像一个泡或一个腫塊被挤出里面的浓一样舒服。当麝香鹿的膀胱（波斯人称为脐）被挤空后，它结疤，血液㐧二次充满了它，就像㐧一次一样。西藏人找到那些石头和山脈，他们发现凝固的血液，它是在动物身体里成熟的，太阳干燥的，空气中变香的。这是最美丽的麝香，收集了以后，放入獵獲的麝香鹿的膀胱，又放入那个取得麝香的物质。这是西藏王子们互相赠送的礼物，很少输出。在西藏，有许多市鎭，而麝香以产地命名。




【天下前五王】

中国王、突厥王、印度王、黑人国王以及所有的各国国王，都仰望巴比伦的天下大王；因为他是最先的国王，是众星供月。即他的国家最尊贵，人口众多。在所有君主中，他最富有；自然界最宠爱；他有一个強有力的政府。从古如斯。但是，如今（回曆332年，即公元943年）这个国家的国王並不如此。巴比伦古王称Shahanshah即万王之王。他对应世上所有众王而言，如心之于体，带纽之于带。其次是印度国王，他是智慧之王，万象之王。波斯贤王Khosraws 认为智慧来自印度。印度国王之下是中国国王，他有聰明的政府，好的机构，完美的艺术。地球上没有另一个国王更注意内政，更会管理公民、士兵、公务员。他的人民是勇敢、強壯、有力的。他能用装俻良好的军队防守国家。就像巴比伦王付军饷一样，他也付军饷（註：许多古代的军队並无军饷，例如成吉斯汗的军队）。中国国王的次一階，是突厥王，他住在 Kofristan （英译者认为即 Kushan，贵霜，在阿富汗）统治突厥国的是九姓乌古斯（Taghizghiz註：按照单传航君在他的博士论文《简述维吾尔族......》中，認为这是＂九姓乌古斯＂即＂九姓回鹘＂。註：回鹘人是黄种人。乌古斯后来变成畏吾兒，再変成维吾尔。维吾尔人是黄种的回纥人，与新彊当地的白种的东伊朗人及其他印欧人的混血。以前，戞吉斯人推翻回纥帝国后，一部分回纥人在新疆吐鲁番成立西州回鹘，在甘州成立甘州回鹘，另一部分人在中亚成立＂九姓回鹘汗国＂，这就是本书提到 Taghizghiz。要点是回纥人並不是突厥人）。他被称为万狮（或万虎）或万马之王；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国有那么多勇士，像狮子（老虎）那么嗜血，也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马。他的国家在呼罗珊草原与中国之间。皇帝的名称是伊利可汗（人之汗，註：这是回纥的汗号，不是突厥的汗号）。突厥人有几个王，统治不同的部落，不向伊利可汗称臣。但是没有一个王比伊利可汗更尊贵。拜占庭王（註：东罗马帝国皇帝）是次一个。他号称万人之王，世上没有一个人比他的国民更好。自古以来，就有这五等分法。近世以来，诸王渐渐平等了。一个有历史知识的人，用诗歌表达世界的各王。




【地上的各王】

最着名的两个皇宮是 Iwan（波斯国王Khosraws ）在 Ctesiphone （註：后汉书的斯賓国）的皇宫及 Ghomdan （叶门王在 Sana 的皇宮）；只有两个偉大的皇族，萨珊王族及Kahtanites。分开说，Faris 是土地，巴比伦是天气。伊斯兰教的圣地是麥加，世界是呼罗珊。两个皇城，不花拉（Bokhara）与巴里黑（Balkha）是（呼罗珊的）两只角，支起了防守。El-Bailakan （註：在阿塞拜彊的南部）及 Taberistan （註：在伊朗的里海沿岸的东端）是它的前线；er-Rai 是它壁壘的通道。社会上，有些人身居高位，像波斯帝国的 Marzoban ，罗马帝国的 Patrician，及答刺罕（Tarkhan 英译者认为是九罪不罚，是鞑靼人与匈牙利人的名号。註：更可能是突厥、蒙古人的官号，最早出自柔然。在《蒙古袐史》及《多桑蒙古史》上，成吉斯汗封博尔朮为答刺罕，要点是九罪不罚。值得研究两者的关系。可能是草原上的惯例，由来已久）。波斯王的名号是 Kisra；罗马叫他们的皇帝 Caesar；阿比西尼亚叫 Nejashi ；突厥叫可汗。




【西班牙】

在信伊斯兰教前，西西里与在西非的 Afrikiyah （註：罗马帝国的非洲省，在今非洲地中海沿岸的中部，即今突尼西亚）的王叫Jirjia（喬治亚），西班牙王叫 Lodrik（Roderic），所有西班牙王都这么叫。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 Ishban 人（西班牙人），诺亚的子孙，铺展到全国。西班牙的穆斯林人的一般看法是 Lodrik （Roderic）是加利西亚人（Galician 註：     西班牙西北部人），即一种法国人。他是最后一个君王。他被 Musa Ben Nosair (註：北非的征服者。在㐧八世纪的初期，徹底消灭东罗马在北非的势力）的自由奴 Tarik 所殺 (註：公元711年，北非倭马亚朝的摩尔人在 Tariq ibn Ziyad 率领下，进攻西班牙，最后佔领），当Tarik 征服杜丽多（ Tolaitilah，Toledo）时，它是大都市及王宫之所在。一条名为 Tajah （Tagus）的大河穿过这个城市。它从 Galicians 的国家及 Basques 流出。他们是一个偉大的国家，由一个如同 Galcian 及法国人那样，经常与西班牙的穆斯林作战的君主統治。那条大河（Tagus）注入大西洋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河流之一：它的中流通過 Toledo。在 Tagus 上，有一個拱桥，那是古代君王建築的，那是地上最出众的建筑物，比起在美索不达米亚与拜占庭之间的（在幼发拉底河上的）Sajineh 桥更令人吃驚。Sajineh 桥距离 Sarujah 国的Somaisat 城不远。如此，Toledo 市有強壯的壁垒桥城牆。




Toledo 城市(的穆罕默德的）居民在被征服很久以后，起兵反对倭马亚朝的政权。距守了两年。最后，在回曆315年（公元 927年），‘Abd er-Rahman佔领全市，延续倭马亚朝，成为如今（回曆332年（注：公元943年））的西班牙王。当它被佔领时，建筑物被毁。Kordobah（今 Cordoba）成了大都会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到那个地方，从 Toledo 要走七天，从海边要走三天，离海一天的距离是Ishbiliyah （Seville）。西班牙的耕地与市鎮，延伸到两个月的旅程的长度。有四十个有名的都市。 




【西班牙的倭马亚】

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自认为哈利发的兒子，但是他们不用哈利发的王号，因为他们认为，没有不能管理两个圣城（那是先知的领域，註：即麥加与麥迪那）的王子可以用哈利发的王号 (註：当时他们自称是Toledo 酋长国。中东与欧洲的拜占庭帝国，从330—1453，是千年帝国。倭马亚帝国从661—750，然后在西班牙复国，在1492年灭亡，有八百年。阿拔斯帝国从 750—1258，五百年）。




‘Abd er-Rahman （註：是上面那個同名者的七世祖，即上文复国的王子）在回曆137 年（英譯者認為是 138年）三月，扺达西班牙 (死在171年）（註：倭马亚王朝复国）。他的兒子 Hishan 继位，统治九年（180）。然后他的孙子 Hakam 继位，统治了几乎二十年（206）。目前，像我们説的，‘Abd er-Rahman Ben Mohammed 统治西班牙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政府 (註：公元711 年，倭马亚朝的北非人跨海进攻西班牙。公元750年，巴格达的倭马亚朝亡，王子 ‘Abd er-Rahman 抵西班牙，復国，后世多娶碧眼金发的女人，几代以后，贵族与王族多金发碧眼。本书发表后五百年，公元1492年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结束。公元1609 年，摩尔人被驱逐）。




他在回曆327年（註：公元939年）动用十万军队，出征基督徒，包囲加里西亚Galician 的有七層城牆的首都 Samurah （今 Zamora）（註：在长期的穆斯林与西班牙人征战中，此城几度易手，两者为死敌），那是古代国王的最可赞嘆的作品。两道城墙颇有间距，又有充滿水的沟渠。他攻䧟了两道城墙，受囲困的敌军，发动突袭，斩杀䧟入的我军。被刀劍所杀及落水而亡，死者四万人。这使 Galician 及Basques 军队的人数超过了穆斯林军队的人数，他们又攻取了法国边境的城市与壁壘  （註：伊斯兰军大败）。在边境上有 Orbunah 市，穆斯林在回曆300年（註：公元912年）与其他城市及壁壘同失，至到回曆332年的今天，城市还在。




在西班牙东部，面临地中海，有 Tortushah（註：今 Tortosa）市，再北一些，是在一条大河上的 Faraghah，再过去 Laridah，更向北去，是与法国边界的城市，那是比利牛斯山（Pyrenees，註：那是法国与西班牙的界山）的险陘的城市。




【大西洋与印度洋相通】

在回曆㐧四世纪略前，一些船只在西班牙登陆，帶了一千个船员，沿岸窺视。西班牙的穆斯林相信，他们是拜火教教徒，惯例是每二百年，访问一次这个国家。他们来自大洋的一个海湾，並非是有銅柱的那个海峡（直不罗陀海峽）。我猜想那个海湾连結黑海 (sea of Mayotis and Pontus）那些侵略者是俄罗斯人（註：其实是北欧人Norman），我们原先就谈过他们，唯一的民族航行於海上，与大洋相通。




在地中海的克里地岛附近，发现了用印度产木板作的船艙，木板切割整齐，用可可豆树的纖緯绑在一起。很明显的，这是浸在水里很久的遭难船；这种船只是阿比西尼亚海才有的。因为，地中海及西方的船只用鉄釘连结木板。在阿比西尼亚海，不能用鉄釘作船，因为那个海的海水腐蚀鉄器，鉄釘在海水里，渐渐变薄变弱，因此木板用可可豆树的纖緯绑在一起，再加油脂与石灰密缝（註：所谓海水腐蚀鉄器云云，不可信。更可能那是一种传统制船法。公元一世纪，罗马人用希腊文㝍的

《红海指南（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）》，所谓红海即南海，包括印度洋，书中记载到印度贸易之事。书中 已记戴了不用铁釘的缝合之船，以后，中国也有这类船，宋代的《嶺外代答》称贾人船）。这样证明了两洋有交通。这个海向中国及新罗（註：韓国）环绕突厥人的国家（註：指北亚）经过海峽与西洋连絡（註：指通过北极海）。（註：克里地岛发现印度洋的遭难船之事，並以此证明两大洋经过北极海相通是 Abu Zayd 与 Masudi 都提到的。其实，两洋也绕过南非洲相通。先是，古希腊的历史学家Herodotus 在公元前480年提到，以前埃及的法老与两河流域作战，派了一个菲尼基人的船队环绕非洲。他们花了三年，从红海出发，秋天在非洲种麥，春天收穫后，继续向西，最后通过直布罗陀海峡，回到埃及。证明印度洋绕过非洲与大西洋相通，但是这是孤证。以后大地理学家托勒密认为，大西洋与印度洋都是内陸洋，隔绝不通，取得公众的信仰，直到 1488年，迪亚士发现好望角，才实证，两洋通过非洲南部相通。Masudi 在后文又提出两洋相通的龙涎香的证据，他的证据可以反复观察的，所以是科学证明）




【香料】

在敍利亚的海岸线，可以找到被抛上岸的龙涎香，雖然从古到今，地中海都不出产龙涎香，很可能就像我们以为的，从中国海来的海难船一样，它们一样来自那里。上帝最了解。西班牙海盛产龙涎香，从Shantriin （即今葡萄牙面临大西洋的 Santarem）及 Shodaunah （即Sidonia）的海岸，它从西班牙输出埃及以及别国。用巴格达的计量，一盎司値三 mithkals（註：重量单位=4.6 克）的黄金，在埃及値十第纳尔（dinars）银币，虽然是次品。




在西班牙，有值得一提的銀矿及水银矿，那里出产最好的水银，它输出到穆斯林国家及非穆斯林国家。西班牙的其余的输出品有番红花(saffron）与羌根（root of ginger）。香水的五大主要材料是：麝香，樟腦，芦荟，龙诞香及番红花。除了龙涎香及番红花，它们都从印度来，那两种可以在黑人国，Shihr（註：在叶门国的印度洋岸的东部）及西班牙找到。




有二十五种香料（註：古代南洋贸易，香料是大宗，例如宋代的《诸蕃志》中，罗列了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的47 种货物，其中25 种是香料。欧洲人航海发现新航线，也是为了作香料贸易），即风信子(hyacinth）、紫罗兰  (gilllyflower）、檀香木（sandal-wood）、肉豆蒄（nutmeg）.   玫瑰（rose）、决明子（cassia）、石榴皮（bark  of pomegranate）、好肉桂（cinnamon）、豆蔻（cardamons）、荜澄茄  (cubebe）、中国肉桂、苏木(Caesalpinin Sappa）果实、睡莲（Nymphea）根 、一种类似樱桃石的榖类（出产於阿塞拜疆）、叶门的番红花、广木香（costus-root）、丁香（clove）、lada 膠、安息香（styrax）、satonicum 的子、香菖蒲（calamus aromaticus）、列当（orobanche）（註：数来数去，只有二十二种，缺了三种，好像古代，一百大錢，九七足串，也是缺了三个铜板。即使《佛说百喻经》也不足百。奈何）。




在 《Akhbar ez-zeman》那本书里，我们谈到银、金、水银矿，以及出产香水的地方。在本书里，我们可以不讨论它们了。




【北非】

那些关于西方海洋的报告是出众的，特别是那些关于浪打苏丹国的耕地的海洋及西极海洋。对地球有广泛知识的人说阿比西尼亚与苏丹的国土（註：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黑人非洲）有七年的距离（註：即7x365x5=12775 公里，过大）。埃及国土是苏丹国土的六十分之一。而苏丹国僅佔地面的一小部分。地面的大小是五百年的旅程（註：500x365x5=912500 公里，过大，地球的园周约 40000公里），其中，三分之一居人，三分之一沙漠，三分之一海洋 （註：现在已知只有1/12 的地球表面积是陸地）。苏丹国邻接西非 （註：中国宋代称为木兰皮国，这是 Murabitum 帝国的音释，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的近亲，柏柏尔人，他们也有与黑白混血，曾统治西非与南部西班牙）由 Idris 统治的国，包括 Tilimsan （註：在今阿尔及利亚北部。是一大城），Tahart （註：今阿尔及利亚小镇），Fas（註：今Morocco 北部小镇），然后是距离 el-Kairwan （註：在今 Morocco）二千三百哩，距离 Sus el-aksa (註：在今 Morocco）二十日程的 Sus el-adna。从此遍地农业，直到沙谷与黑宮。再下去是沙漠，中有一镇   Medinate       en-Nohas wa Kinab er-Rasas (号称   <铅顶铜镇>）。




Musa Ben Nosair（註：这六十岁的老將军是由当朝哈利发的兄弟任命的，主管西非的军事。他是北非的征服者，徹底击败拜占庭）一直推进到 Medinate en-Nohas。时当 ‘Abd el-Malik Ben Mervan 朝（註：㐧十世哈利发，倭马亚朝，公元 646–685）。有几本众所皆知的书，描述老將军见闻的妙事。有人认为老將军住的城镇在本部平原，那是西班牙的属地。Ibadhian 教派的 Maimun Ben ‘Abd el-Wehhab 传播了<出走派>(註：伊斯兰敎内部的反对派）的教条。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居民是 Ishban 派的在那兒耕种的遗民。Maimun 又跟 Talebites 打了几仗。在本书的其他章节，我们要谈到关于 Ishban 的各种看法。有人认为他们来自伊朗，Ishban 即 Ishfahan （註：伊朗名城）的变体。




在西非一些地方，有<出走派>的一些人，称为 Harurians。他们领有好几个城市；例如 Darah 城，它有一个大银圹。这个城面向 Jasr，与阿比西尼亚接界，並且双方战事连年。在我们的书《Akhbar ez-zeman》我们谈到西非的战事；我们谈到西非的城市；我们指出这兒有的<出走派>的各支派，如 Ibadhian，Sufians（註：苏非派，一种神秘敎派），以及 Motazilite 教派；我们讲各种不同敎派之间的战争；我们也让读者熟悉 el-Aghlab et-Temimi 的历史，el-Mansur（註：二十一世哈利发，阿拔斯朝，774—775）任命他管理西非，他Afrikiyah 的住宅，他的治理成积，他在 er-Rashid （註：㐧二十四世哈利发，阿拔斯朝，786—809）治下，他的兒子继位为Afrikiyah 与其他西非省份的独立亲王，直到在 el-Moktader（註：三十七世哈利发，895—929）朝，公元929 年，他以后的继承人Abu Nasr Ziadatullah（註：㐧五代继承人）被 El-Mahdiyah 的郡守的特派员、警官、Sufi（註：苏非派信徒）的 Abu ‘Abudllah 连合 Ketamah 及其他柏柏尔部落（註：北非人，中国宋代称为弼琵罗人）所驱逐。我们在《Ahkbar ez-ezman》里有详细说明，我们详述他向 er-Rakkah 进军，以及他原本是 Ahwaz 的 Ramhormuz 的警官。




【阿比西尼亚海的各国】

我们现在回头處理我们的主题，延遲到如今的，关于阿比西尼亚海的国家及它们的国王们。我们现在要提请读者们畄心。




黑人国囯王是 Wafliman，阿兰国国王是Kerkandaj；夏猎国（Hirah 註：《新唐书》用夏猎国）国王们是 Nomans 及 Mondirs；山岳国 Tabaristan （註：在伊朗北部里海沿岸）的国王是 Fanan，世代国王的称号是 el-Jebel。




【身毒各王】

印度国王是 Ballahra （註：这是王号而不是王名。这是念錯了，应为 Vallabha Raja祟爱之王，他的首都叫Mankir，即 Malkhed，这是当时印度面临身毒的 Rashtrakuta 帝国的首都，一直抵抗穆斯林的入侵，擁有印度西海各城，延续到孟卖，北边与克什米尔接界）。身毒诸国王之一，Kinnauj 国王的号称 Budah，那是他们世代的号，今天，这个国家是在伊斯兰的权杖之下，成为穆尔潭国（註：今巴基斯坦东部大沙漠平原的中南部）的一个省。身毒地方的五道支流合成的弥兰河(註：印度河，即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信度河）。弥兰河的一个支流，穿过这个城市（註：现己不同）。el-Jahit （註：阿拉伯的天才作家）认为它就是尼罗河（英译者註：希腊人遗畄的錯误），别的人认为它是呼罗珊的阿母河流下来的（英译者註：伊朗人遗畄的錯误）。Kinnauj 国王Budah 是印度国王 Ballahra 的敌人。坎大哈（Kandahar）国王是身毒众王之一，他的名号是 Jahaj，那是历代传承的，他统领这个国家。从他的国土里，流出 Rayid 河，它是弥兰河的五支流之一。坎大哈又称 Rahbut （Rajbut）之国，旁遮普的另一条河叫 Hatil；它从身毒山区经过 Rahbut 之国，即坎大哈。旁遮普的㐧四个河流是从喀布尔（Kabul，河名喀布尔河，註：今天阿富汗的首都，自古交通要道，《汉书》称为高附）及附近山区。这些山岳隔开身毒与 Bost（註：今 阿富汗的 Lashkar Gah），Ghaznah （註：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界处，公元十世纪末，它蚕食阿拔斯帝国东彊，包括今阿富汗斯坦、伊朗大部地区及部分中亚，自称古兒汗。宋代称吉慈尼，元代称哥疾宁。公元1192年，哥疾宁国苏丹Ghori 攻入曲女城（kannauj) ，成立新德里苏丹国，是今印度本部穆斯林化的开始 ），Nafsh，er-Rakhkhaj 以及 er-Rawan国，那是 Sijistan 国（註：即伊朗的 Sistan，古代称塞卡斯坦，即塞卡人 Sakae 的国家， 汉代西域的強国莎车，即可能是 Sakae 的译名。伊斯兰教佔领伊朗后改名，位于伊朗与巴基斯坦临海的边界）的边彊。五条支流之一來自克什米尔 (註：panjnad 河）。克什米尔的国王叫 Rama（註：婆罗门教的主神之一），历代王号也。




克什米尔位于身毒的群山中，是一个強壯的王国，有六万到七万个城镇及农村，他的国家除一面外，无处可进，所以只用一牆便可以囲住国家。它被高山环绕，人獸难越，只有飞鸟可过。没有高山的地方，又有深谷、树木、叢林以及河流，河水激流足以抵挡来犯的敌人。呼罗珊人及别的人，早已耳闻这些自然险阻，那是世界有名的奇景。




Kinnauj 国王 Budah 的国土，长宽都是一百卄身毒制日程，一身毒制日程等於八哩。这个国王有四大兵团，对应於四大方面的风。每一个兵团有七十万兵员（註：此处有错。1。上文己说它是穆尔潭国的一省，可能上文有錯。或 2。上文不錯，不可能有一个七十万人的兵团，对付穆尔潭国。3。这实在太多了，中国在战国时，秦国动员五十万人橫掃楚国，亚力山大大帝率二万士兵破伊朗帝国。一个小国会有二百八十万士兵？！）。北方兵团面对穆尔潭囯王及他的盟友们 ，南方兵团卫国而敌对 Mankir 国王 Ballahra；同样的，另外两个兵团也对应邻国。全国共有一百八十万市鎭、农村、农莊，周囲是树林、河流、山脈及草原。




【战象】

虽然他的战象个数不及其他国王，他几乎有一千头战象。如果一个战象有精神、好斗又勇敢，它的背上有骑士，它的长鼻帶砍刀。它的长鼻有鎖子甲保护，其余全身装上鉄鎧和皮制护身，周囲有五百士兵保卫后方。这样一个战象可以力敌一千个骑兵。只要背上有骑士，它可以前进、后退、旋转，像一匹背上有骑士的战马。这就是印度人在所有战争中，如何运用他们的战象。




【穆尔潭国】

穆尔潭国的王权在 Samah 家族（英译者言，前文用 Osama，后文用 es-Sami），他们有足够的军力。它是穆斯林大国，形成面对异教徒的前沿。在前沿可以数出十万个农村及农莊。Multan 有一个着名偶像 （註：印度教的黄金铸成天日神像。见《大唐西域记》的<茂罗三部盧国>条，<茂罗三部盧国>的地理位置及神像与穆尔潭同。所谓天日神像，天即提婆 Deva，神也，天日即日神，苏利耶 Surya。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梨俱吠陀 Rig veda 有言：＂太阳不照这里，就照那里，太阳是不升不降的＂。在十世纪后期，此神像被伊斯兰教徒毁坏，遗跡尚在，足以垂吊。从十三世纪以后，印度的太阳神的祟拜下降），受到遥远的成千上万的信徒的膜拜。他们带来金钱，宔石，芦荟，各种香水来还願。穆尔潭国王的大部分收入，来自那些是不掺杂的真货的 komari （南印度尖端之国）芦荟，11 公斤价值 200 迪纳尔。它有蜡印为证，以及贡献的别的宝物。当异教徒向穆尔潭国 Multan 进军，而穆斯林自忖扺抗不了，就宣称要与偶像同归于盡，那异教徒立刻撒军。




在回曆300 年后（公元912年后），我访问穆尔潭国 （Multan），当时的国王是Abu-d-Dilhat el-Monbad。同时，我访问了 门书瑞（Mansurah） 国，国王是 Abul-Mondir Omar，我与他的大臣 Riah 以及他的两个兒子 Mohammed 及 Ali 还有一个贝都因（Bedouins）的领主与王爷 Hamzah 都很熟。‘Ali Ben Abi Taleb，’Omar Ben ‘Ali ，Mohammed Ben ‘Ali 在门书瑞有很多子孙。门书瑞的王家与法官（Kadi，註：伊斯兰国有一与军事及行政系统，独立的法官系统，由国王任命）家族 Shawarib 有关连，属于 Habbar 族，也叫 Beni ‘Amr Ben ‘Abd el-Aziz el-Karshi，他们与倭马亚朝的哈利发的族属 Beni ‘Amr Ben ‘Abd el-Aziz Ben Merwan 不同。




当所有我们编了号的支流，都𣾀合通过金色的廟宇（那就是穆尔潭的字义），𣿬合点是离城三日程，还没到门书瑞，在一个叫 Dushab 的地方，他们𣾀合成一，叫弥兰河，流向 Rud 城，那在河流的西岸，地属门书瑞，在那兒分为两支流，流过Shakirah 鎮，也是门书瑞的境内，入印度洋，距离 Daibol（註：唐代贾耽的【皇华四达记】作提䫻国，是信度河入海口。信度河即弥兰河向西移动，提䫻国应在东面）二日程。




穆尔潭国距离门书端国七十五身毒制日程。我们以前说过，一身毒制日程是八哩。门书瑞国有三十万农莊与农村。整个国家农田四辟，到处是森林。他们经常与一个身毒当地叫 Mind 的国家作战。他们也与别国进行边界战争。穆尔潭也同样的有身毒的边界，也有同样多的居民。门书瑞（Mansurah）是纪念倭马亚朝的郡守Mansur Ben Jamhur 而起名的。门书瑞国王有八十战象，在战场每个战象有五百士兵保卫。就像我们说的，这些战象可以力敌几千个骑兵。




【象的故事】

我看过以勇气及胜利，传遍印度及身毒各王庭的两只象。一只叫 Monkirkals，另一只叫 Haidarah。Monkirkals 有一些传遍印度的奇闻。当他的一个领导死了，好几天，他不吃不喝，他哭泣叹息，像一个悲伤的人。眼睛流出淚水，有好长时间。另外一个故事是，有一天，他离开他的象圈出去，Haidarah 跟着他，后面跟了八十只象。当他们走到门书瑞的一个窄巷，一个妇女出奇不意的吓到，衣裳不整的摔倒在街中。Monkirkals 看到，自己橫挡在街上，右侧对着后面的象队，防止他们踏到倒地的妇女，他用鼻子替这个妇女，整理好衣裳，然后邦她站起来。当她安全的回到她的丈夫身边（註：这个大象好似一个有教养的穆斯林男人），大象改变了他的位置，领着一队象，继续向前走。




象的自然故事，就是如此有趣。他们不僅能打战，也常作些别的事，例如举重物，拉车，掦稻谷，以及别的谷类，就像用牛只踏地上的谷类。以后我们说到黑人国的章节时，我们会说大象，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有那么多大象，个个都是野生的。




【印度众国】

(註：Masudi 㝍书时，是十世纪，属于印度史的中古史的前期，统治全印度的笈多王朝已消亡於六世纪，全印度分为二三十个国，参考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各国此消彼长，一直如此到十六世纪的莫卧儿帝国，这千年的印度史，是穆斯林逐渐取得许多国统治权的历史。印度人长期不重视历史纪录。现有的历史，前期靠中国的僧人的记录，中期靠阿拉伯旅行家的文字，后期有郑和下西洋的印度部分，现代靠近代的历史学家）让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印度与身毒的众国王们。身毒的语言不同于印度語言。身毒与穆斯林国家相近，而印度与穆斯林国家相远。Ballarah (註：应为 Vallabha Raj 崇爱之王）的国家 Mankir 的居民说 Kiriyah 话，即那个地方的话。在阿拉伯海的海岸线的城市，如 Saimur（註： Saymur，今 Chaul)，Subara (註：Sopara)，Tanah (註：Tana)以及别的城市，一个用波浪激盪他们的海—-即我们已经描述的阿拉伯海—-为名的语言（註：Kannada 语。可知此国统治印度西海岸的南部各城）。在海岸线上，有许多河流自南流来。世界上所有河流，除了埃及的尼罗河 （及身毒的弥蘭河）以外，都是自北往南流 （註：其实不然）。在我們的書本《时间的历史Akhbar ez-zeman》里，我們給出一個解釋，以及別的有學問的人的看法。在那本书里，我们给出海拔高的地方以及海拔低的地方 （註：西伯利亚的大河都是自南流到北，以后发现南美的亚马逊大河，以及不少澳洲河流也是自南流到北。有些历史学家纪录了印度河往西移动，影响了历史进程，以为是神奇或怪事。例如，尼罗河距亚历山大城越来越远。其实，按照古典力学，由于地球自转，任何从高緯度流到低緯度的北南向的河流，都会向西移动，反之，如尼罗河及西伯利亚大河会向东移动）。




不论在印度或身毒，没有一个国王找他国内的穆斯林的麻烦。所以穆斯林都安居乐业。穆斯林崇拜的淸真寺与大教堂，都大而堂皇，国王也长治久安，统治四十年、五十年，甚至更多年，穆斯林的信徒相信，国王的寿命，靠他的正义性及如何尊重穆斯林而决定。他（Ballahra）像穆斯林一样，用公款付军人的薪水。在他的帝国里，流通 Talatarian 第纳尔，一个重一个半 Drachm （註：重60 g）。銭币上印了国王登基的日子。他有不可数的战象。这个国家又叫 Kiminker 之国。在一边，这个国家面向可萨王 （註：可萨国在里海之北，不大可能侵犯印度，应该是别的遊牧民族）入侵之路。可萨王有很多的马、骆驼、士兵，他们相信世上没有一个王比可萨王更光荣，当然除了在㐧四气候（註：阿拉伯人把人类活动，区分成七大塊，号称七个气候区。巴比伦是㐧四气候区。）巴比伦（Babel ）国王。巴比伦王比任何国王都偉大与勇敢。Ballahra 王非常敌视穆斯林。他有一些战象。他囊括了一个語言區，又冨有金、銀礦，金銀成了流通中介。




紧挨着这个国家是塔金国（Takin）。这个国王与邻国友好相处，对穆斯林也如此。他的军备不如我们提到的国王。这个国家的妇女的美丽，是全印㐧一。她们享誉於De Coitu 等书。水手们争着去购买她们。她们被称为塔金人（Takinians）。过了这个王国，是 Rahma 国 （註：即北印度的Pala 帝国，从孟加拉到克什米尔，流行大乘佛法及密宗。立国于8 世纪到12 世纪灭亡。它是最后一个信佛教的印度大国，国灭后，应了佛教传言：＂中原覆灭，边地中兴＂，中原是指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平原，即 Pala 帝国。从此佛教以中国为中心）Rahma 也是国王的称号，也就是国王的名字。他的国土与可萨交界。另一边接境于 Ballahra 王，双方经常交战。Rahma 有比 Ballahra、可萨王、㙮金王更多的战象、战马与士兵。当他上阵时，他有不少於五千匹战象。除了冬季外，他不出兵打仗，因为象不耐渴。他的军队被誇大了；有些人说他的军營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个洗衣人（註：古代作战，军官多半是贵族，经常携带佣人一起作战，例如《红楼梦》提到焦大，尢氏说：＂因他从小兒跟太爷出过三四回兵＂。唐吉诃德也有一个跟班，桑丘。从洗衣人数可以估计军队数）。以上提到的国王都排方阵作战。每个方阵有二万人，所以每边五千人。




Rahma 国（註：此国有犀牛，见下文，因此必定是 Pala 帝国，在喜马拉雅山麓，长条形，北部印度，从孟加拉到克什米尔）用子安贝（cowries）为商业通货。他的国家丰产金、銀、芦荟以及最高级的布匹。这个国家出产一种出口的长毛，可以捆挷象牙与銀器，也可以制成蝇拂。当国王们上朝时，有个佣人拿着蝇拂，立在上头。




【犀牛】

在这个国家，有一种动物叫犀牛，民间称为独角兽。（註：犀牛现在是临危动物，奇蹄类，只存在五种：非洲的白犀、黑犀，亚洲的印度犀、爪哇犀、苏门答腊犀。其中印度犀存在於喜马拉雅山麓的北印度长条。印度犀与爪哇犀是独角犀。中国古代有犀牛。中国商代有陶制与铜制的犀尊传世，它的形状是苏门答腊犀。渐渐的，中国犀牛少了，犀牛変成罕见的神獸。【晉书】上有<燃犀照水>的神话，唐代李商隐有句：＂心有灵犀一点通＂。现代愚民相信犀牛角对治疗有灵效。）它的前额有一个角，不如象那么大，比水牛大的多。它吼叫起来就像一头公牛。象听到就逃走，上帝知道，没有一种动物比它更强壯。它的骨骼不分成四肢，腿脚没有分节，因此它不能弯腿。它生活在叢林与树木中，睡觉时就靠着树干睡。印度人与穆斯林都吃它的肉，把它归类为牛或水牛（註：牛是偶蹄反芻类，豬是偶蹄不反芻类，犀牛是奇蹄不反芻类，牛与犀牛皆不同。如果把犀牛归类为豬，则穆斯林不能吃。犀牛体重腿粗，羚羊身轻腿细。如算腿横切面的单位面积負担的体重，则两者差不多。有人假想昆虫体长增加一百倍，不就能吃人了么？不用怛心。因为昆虫用皮肤呼吸。长度增加一百倍，那它的体重增加一百万倍，而皮肤仅增加一万倍，按照老法呼吸，早就闷死了。又它的脚的横切面仅增加一万倍，因此单位面积的圧力增加一百倍，原来材料接受不了，因此各腿立断）。多数印度人对犀牛不熟悉。这个国家的人，比较熟悉，它们的角更纯更好。 犀牛角是白色的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形象，在白底内。它是人或珠鸡或魚或独角兽或别的动物的外狀或阴影。犀牛角可以精制成腰帶或带子，就像用金或銀制成裝饰品一样。这些饰品是国王或中国贵人的用具。它们一件値二到四千第纳尔。金子裝饰的角制物品常常掛在带子上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它们常常镶上宝石与黄金。犀牛角的形象通常是白㡳黑色的，也有黑底白色的。El-Jahit （註：阿拉伯的着名作家，776–869。出众的天才）相信犀牛是，骆驼七月怀胎生下的，他在母胎里，会伸出头來吃草，又缩回去。他在《谈动物》里讲这些故事。我为了这些故事，去问那些去过这些地方，並且我在印度遇到的，西瑞夫与瓮蛮国的商人们；每个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，並且向我保证，独角兽的怀胎与生产与水牛並无不同。我不知道 el-Jahit 怎么知道这回事：书本上看來的，或是有人这么说的。




【印度诸国】

Rahma 国 (註：Pala 帝国）有濱海省和内陸省，他的国接境一個無海的國家，國王名 Kas（註：可能是 Khas） ，居民是白種人，割開耳朵，男女都極漂亮。他們有象队，骆驼和马匹。




这个国王的邻居是 Farbikh（Kimirus?）的国王，他有濱海省和内陸省，他的国家在一个半岛上。大海向岸上，抛出龙涎香，他的国家又出产胡椒（註：罗马人的贵族食佐料，他们仅知是从红海远来，不知产於印度）与大象。他是既勇敢又高傲。但是他不像高傲那么強壯，勇气不如他凌人的气势。




次一个国家 Maujah 的居民，是白皮膚而且漂亮，他们不割开耳朵。他们有战马以及许多防禦的战争裝俻。他们国家富产麝香。在前几页，我们说过了麝香鹿。居民穿着像中国人。周围有皚皚雪山，帮助他了们防守；印度与身毒都没有更高的山。他们国家的麝香最出名，以国家为名。出口它们，从事贸易的水手与商人都称它们为Maujahian 麝香。（註：此地似乎指尼泊尔）




从 Maujah 再过去，是 Mayid 国（註：缅甸？），有一些城镇，广大的耕地，不少军队。此地国王们用太监服务，及用太监为富产自然产品的省区的郡守，或主管征稅。就像中国帝王的习惯那样，这在中华帝国章节中，我们已经谈过。Mayid 邻接中国，两国不断的交換大使及礼物，两个朝庭互換礼物。但是两国隔了很难通过的大山。Mayid 又勇敢又強壯。Mayid 国的访中国使者，受到监视，不让他们窥视国家，找出弱点，更不让他们发现大中国的道路。




【印度风俗】

印度众国与我们提到过的中国，在飲食、农牧业、衣着以及医疗方面，有自己的礼貌、习惯。他们用炙治疗。我们说一则他们的礼貌；他们的国王们不认为应该小心不放屁，他们说：＂那是有害的物质＂，他们不认为在任何情况，让屁出來是不合适的。他们的圣贤也这么认为。他们认为，在这方面加以限制，是不卫生的，有害健康。他们认为放屁有疗效。他们认为这是治疗胆酸及便秘的最佳药物，也可以滅轻脾臟问题。因此，他们放暗屁，放响屁，肆无忌惮，也不认为这是没有教养的行为。古代印度人精於治疗之朮，有很多佳话，于我们讨论有关。有个历史学者说，咳嗽之无礼，有甚於放屁。打嗝被认为与忍住胃胀气是同一码事。放响屁的声音，使它不臭。这个历史学者表示他对於印度人的看法，是众所皆知，而且散布於各种文献，如传记、史书、雜着、诗集等等。他引用诗集：




＂聰慧与善言的印度人，说了一个意思，我用诗歌來表达。当你觉得有须要时，别闷着响屁不放，放岀来吧，开门放它出去，因为憋着是不卫生，自在放屁，使你既轻松又健康。咳嗽与醒鼻涕是不高贵又无教养，放响屁则不然。打嗝与放轻屁是同样的，唯一不同，轻屁有股难闻的气味。＂




在这两种情形，腸内的空气是相同的，唯一的不同是出气的方向；从上面出来叫打嗝，从下面出来叫胃胀气；它就像打脸或重击，前者打脸部，后者打后腦勺。事实上是同一回事，只是打击的部位不同。




人受了很多情绪的、经常的误伤、长期病患的影响，得了胆酸过多、胃疼以及別的病患，这些都出於腸胃系统的不潔引起的，这些问题並非运动能排除的，自然经常要排除它们。动物並不会受罪，它们立即排除那些使腸胃不適的物质，因为它们受不了没有秩序。古希腊的哲学家与圣人，如德谟克里特（Democritus，註：原子论的奠基人），毕达克拉斯（Pythagoras 毕氏定理），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，第欧根尼（Diogenes，註：犬儒学派奠基人。传说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，去拜访正在晒太阳的他，问他：＂我可以为你作什么？＂他答：＂请移几歩，别挡住阳光。＂）以及所有国家的圣人，都反对事物的每一种限制，因为他们知道那可以产生多少害处。每个有观察力的人，都会自己发现，他们的意见是对的，因为那是用经验推導，理性证实的。道德家们因为不同的理由，找出差錯，实際上，这与他们毫无關係。




【本章小結】

Masudi 曰，在我们的书 《Akhbar ze-zeman》里，我们讲印度诸国王的历史、习惯、佳言，表示他们的礼节及社交习惯。在我们的书 《Kitab el-ausat》 里，我们仔细讲大王（Maharaj）（註：印尼王），他是群岛之王，那兒出口药材与香料，以及别的印度王，例如 Komar 王（Comorin 王，註：在印度半岛的南部尖端）以及其他面对印尼的山岳地区的王。中国国王的历史，錫兰王，以及錫兰对海的 Mandura 国（註：唐代贾耽的【皇华四达记】的沒来国），就像高棉面对印尼一样。沒来国的每一个国王都有称号 Kayidi。


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要提到东、西、南、北各王，我们要说叶门王、波斯王、罗马王、希腊王以及西非王，阿比西尼亚海各王、各黑人王以及 Yafeth （註：诺亚之子）的子孙的王国。（註：Masudi 去訪问过很多穆斯林国家，因此在本书里那些穆斯林的国家的着墨也很多。但是当今世界的穆斯林的㐧一大国，印尼，则是语焉不详，其余马来西亚、孟加拉国也类似。这些国家都是十三世纪以后才开始穆斯林化的。十五世纪时，郑和经常访问这些国家，中国的穆斯林郑和，所用的通事，即㐧一线的外交人员，多会阿拉伯语，可能多是穆斯林，可能帮助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化不小。印尼到十六世纪才完成穆斯林化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